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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华

《汉书·河洫志》记载：“《周谱》云，定王五年（公
元前602年），河徙。”此为史册明确记载的黄河“北
流期”的首次改道。改道后的黄河，流经聊城的冠
县、堂邑、博平、高唐等地，一路向北经沧州注入大
海。此段河道横亘在齐、赵两国边界，既是军事要
冲，亦见证文明碰撞。孔子在此闻赵简子诛贤之事
临河而叹，渡口遂名“鸣犊口”；齐国名将盼子曾驻守
于此；后来，黄河在此处决口，又衍生出一段不一样
的黄河“别名”——鸣犊河。从此，鸣犊口不仅是地
理坐标，更成为儒家思想与历史宿命相互交织的象
征，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厚重。

孔子惜贤 临河而叹

公元前492年，周游列国的孔子行至齐国灵丘
的黄河渡口，本欲渡河入晋面见权臣赵简子，却闻赵
氏诛杀贤臣窦鸣犊与舜华，遂止步河畔，慨然长叹。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所言：“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询问缘由，孔子答
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
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
也。”言毕，作《陬操》以缅怀贤士，怅然归鲁。清康熙

《博平县志》对此记载道，“鸣犊口在灵县境内，黄河
渡口也”，昔孔子自卫适晋至此，闻赵简子杀窦鸣犊，
故临河叹息，此渡口便由此得名。清乾隆《东昌府
志》则载：“灵县故城：灵城，在高唐州西南，与博平接
界，即齐灵丘邑。汉置灵县。”

孔子的临河长叹，决意西行，折射出儒家“为政
以德”“仁者爱人”的思想内核。赵简子得势戮贤，与
儒家理念背道而驰。后世为彰圣贤风骨，将此渡口
命名为鸣犊口，并立“孔子回辕处”石碑，建圣公庙以
祀。今聊城市茌平区博平镇三教堂村头，残碑犹存，
碑身斑驳，铭文漫漶，唯“孔子回辕处”五个楷书阴文
大字清晰可见，似默诉千年往事。

威王重才 以人为宝

战国时期，黄河聊城段是齐、赵两国的界河。齐国名将盼子驻守
高唐，凭借黄河天险抵御赵国，功勋卓著。他戍守边关，使得“赵人不
敢东渔于河”，其雄姿至今仿佛仍留存于古黄河岸边的鸣犊口畔。据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公元前333年，即齐威王二十四年，“（齐
威王）与魏王会田于郊”。魏惠王拿出明珠炫耀，齐威王却道：“寡人
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并说：“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
渔于河。”齐威王以人才为国之重器的胸襟，令魏王自愧不如。

齐威王“以人才为宝”的治国智慧，与孔子“举贤才”思想异曲同
工：前者以能固疆，后者以德化民，共筑国家根基。鸣犊口，既见证战
国征伐，亦凸显“得人者昌”的规律——能者守险隘，贤者育民心，如
黄河水滋养两岸。

决堤成河 人文印记

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黄河在鸣犊口决堤，河水流经
古蓨县（今河北景县）后汇入屯氏河，最终流入大海。这段黄河被称
作鸣犊河，由此形成独特的黄河文化。关于此次决堤事件，《汉书·沟
洫志》记载：“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汉书·地理志》亦载：

“清河郡。灵，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至于古灵县
城的位置，据清康熙《博平县志》记载，古灵县城位于博平县治所东北
四十里的高唐南镇之畔；“古博平城在（今）治西北三十里”。如今，位
于古灵县黄河决口处的茌平区博平镇三教堂村，往昔水患汹涌的景
象早已消失不见，唯有后人为纪念圣贤所留存的历史遗迹，在此静静
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同样，曾作为古灵县治所的今高唐县姜店镇南
镇村，故城虽已被历史长河无情湮灭，但遗址依旧可寻，成为后人追
溯那段历史的重要线索。

从孔子止步的鸣犊口，到决堤而成的鸣犊河，“鸣犊”之名跨越时
空，将圣贤惜才之思与治水文明交织。黄河改道虽为天灾，却因人文
印记而别具深意：流水易道，或淹没田舍，或冲积沃野；然文明如根
脉，纵使河道湮灭，其精神仍随黄土沉淀，薪火相传。

文明韧性 源远流长

古云：“得贤者安昌，失贤者危亡。”窦鸣犊之死警示“失贤者危”，
盼子戍边印证“得人者昌”。二者共同诠释“人”的价值——贤者立
德，能者济世。在此处，文明基因恰似黄河泥沙，沉淀于这片土地，不
断积累、传承，生生不息。黄河古渡鸣犊口，已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升
华为承载中华古老文明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如今的鸣犊口，古渡已逝，河道变迁，唯见麦浪翻滚，新渠纵横。
然三教堂村头的古渡残碑、南镇村前的灵城遗址，仍如蕴含文明基因
的密码，默默诉说着悠悠往事。滔滔黄河，奔流不息，既孕育华夏文
明，亦承载圣哲之思。鸣犊口的回响、盼子的戍边、威王的宏论，皆如
浪花般融入这条大河，最终汇聚成华夏文明的壮阔篇章。古河虽逝，
沃野新生，而文明的韧性永恒延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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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延峰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
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
学暨版本目录典藏学，专注于运河文献整理与
研究，出版《古籍文献丛考》《海源阁善本叙录》
等多部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
其他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其中《海源阁藏书研
究》曾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并获得2012年山东省社科重大成果奖。

采访中，丁延峰畅谈海源阁的历史、藏书的
价值、古籍工作座谈会召开的重大意义，还分享
了对古籍保护修复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谈海源阁：
现在这些书基本上是海源阁藏书的精华

海源阁是清末长江以北最大的藏书楼，建
于清代道光时期，主人是杨以增。杨以增在湖
北任职时，因父亲去世，回老家守丧，于1840年
修建了海源阁。之后杨以增去河南、陕西做官，
后来任江南河道总督，他收藏书籍的高峰期是
其做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现在仍然保存得非
常好的“四经史”，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收集的，
所以海源阁的建立和收藏高峰都是在杨以增时
期。

杨以增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杨绍和在北京
做官期间继续收藏书籍。到了第三代杨保彝
时，他在北京担任章京期间也收藏了一些书，
并且把书很好地保护起来。第四代杨敬夫的
主要任务也是保护这些书。1930 年前后，土
匪三次洗劫海源阁，导致这些书从海源阁流
散到天津、济南和北京等地，书籍当时被土匪
毁坏了一部分，但大部分被保存了下来，实属
不易。

在清咸丰年间，海源阁的一些书曾经藏在
泰安肥城陶南山馆，这批书后被北捻军烧毁不
少，剩余部分运回海源阁收藏。我们现在看到
的这些书基本是海源阁藏书的精华，像宋版四
经四史等全都保存下来了。

海源阁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我们通常讲清末四大藏书楼，瞿氏铁琴铜
剑楼和杨氏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皕宋楼
和八千卷楼无论从藏书版本质量还是数量上都
比不上海源阁。举个例子，我正在做宋刻本研
究，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八百多部宋刻本，其
中海源阁的就有八十多部，所以国家图书馆每
次拿出一些宋元刻本作展览的时候，海源阁的
刻本必定位列其中。

谈海源阁宋元刻本价值：
在中国文化链条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在国家图书馆做研究的三年期间，看了
一些海源阁收藏的宋刻本、元刻本，以及著名的
黄丕烈校跋本、毛氏影抄本等等，也看了一些珍
本，觉得非常震撼。

宋元刻本的价值在哪里呢？从学术价值上
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论语》《庄子》《楚辞》
等，实际上都是从宋刻本整理来的，如果没有这
些宋刻本，我们现在没法看到也无从整理。从
文物价值上讲，这些书的价值更无法估量。现
在拍卖会上一页宋刻本价值数万元，过去讲“一
页宋刻本一两黄金”，现在远远不止一两黄金，
所以宋刻本的价值非常大。

一些影宋元抄本的价值也很大。如清初毛
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十卷（南朝宋鮑照
撰），原宋刻本已经不存于世，海源阁旧藏的这
个毛抄本就成了“下宋本一等”的孤本，如果不
是这个影宋抄本，我们就无法看到宋刻旧貌
了。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海源阁的
藏书都能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占据很重要的地
位，所以我觉得海源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
大的，它应该在中国文化的整个链条中占据一
席之地。

谈古籍保护修复：
应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觉得近期在聊城海源阁举办古籍保护修
复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海源阁就是一个
收藏古书古籍的地方。

古籍的雕版技术始于隋唐时期，但是真正
的发展和繁荣是在两宋时期。两宋时期形成了
数万部宋刻本，保存到现在实际上只有3000多
部，中国大概有不到2000部，在日本、美国还保
存了一些。这些书到现在已经有1000年左右的
历史，后来的明刻本清刻本，到现在也有几百年
的历史，甚至是民国刻本也有 100 年左右的历
史。这些雕版书从诞生至今，远的藏了1000年，
近的也有100年，有些书破损非常严重，我们如
果再不修复，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它们可能会
消亡。

我调查过很多刻本，自己也有一些藏书，有

些破损到什么程度呢？用嘴一吹，书的纸屑就
“哗哗”地掉。实际上有很多书已经无法翻阅，
要是再不保护、再不修复，这些书就消亡了，书
中承载的文化就会消失。所以我觉得古籍修复
保护应该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仅是我们
山东，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应该重视古籍保护这件
事。因为我们的文化目前主要靠书籍来维系，书
没了，文化可能就没了，因此书的保护、书的传承
是非常重要的，而修复保护是书籍传承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古籍修复非常必要。

当下这个阶段，我认为首先要培养古籍修
复人才，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关键是大
家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人才缺乏的紧迫
性。另外对古籍的修复需要进行综合性的培
训、研究。古籍修复是技术问题，它有一系列程
序，还需要一些培训老师。其次，古籍修复虽然
是一门技术，实际上也需要理论支持，需要古典
文献学的理论支撑，还要懂版本、懂目录学、懂
校勘学、懂文字学，这些知识必须掌握，才能协
助搞好古籍修复工作。

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比如
某个文字模糊不清，可能通过修复慢慢地使这
个字完整，要是不懂，可能会把这个字破坏了，
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字学知识，甚至一些校勘知
识。比如古籍的装订虽然是技术问题，但也是
学术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都会遇到。人才问
题、技术问题、学术支撑，这些都是我们面临和
亟需解决的问题。古籍保护需要培养人才、需
要技术修复，还需要资金。

古籍保护工作，我觉得应该组织一些活动、
搞一些宣传，让人们看见破损的书就主动保护
起来，若当时修不了，就先妥善保存。我觉得还
是要建立一个机制，真正切实地建立一支古籍
修复队伍，吸纳一些专业修复人才真正从事这
样一种职业。当前，古籍修复方面虽然有一些
人才，但是面对中国500多万册的古籍，人才缺
口很大。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培养机制，另
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籍修复是一个需要
耐得住寂寞的工作，因为修一部书，比如修30册
的《后汉书》，往往需要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工作
相当辛苦、相当寂寞，甚至可以说枯燥，所以很
多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项工作还
是需要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宣传，引起人们
的兴趣，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和事业来做，这项工
作才能做下去。

海源阁的书也需要修复，一方面海源阁藏
书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在众多经典古籍中占
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
说，这些书奠定了海源阁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书本身的价值很大。另外就是这些书需要保护
和传承，有些书更需要修复。在国家图书馆所
藏的宋元刻本中我也看了一些，实际上修复得
非常好，但是一些流散到民间的海源阁藏书，保
护得就差一些，我个人收藏的一些海源阁文献，
如刻本就需要修复。

谈古籍工作座谈会：
会让人们更加重视海源阁这座藏书楼

这次古籍工作座谈会在聊城召开，肯定会
让人们重新认识、更加重视海源阁这座藏书
楼。我常讲一句话，海源阁之所以不为人知、不
为很多人知，那是因为我们宣传不够，这些年虽
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海源阁的外宣力度仍
有待加强。以这次座谈会为契机，通过访问海
源阁、了解海源阁，海源阁的地位肯定会日益受
到重视。一旦受到重视，关于海源阁的一系列
工作可能就更容易开展，之前启动的一些海源
阁的规划就可能实现，比如对海源阁的“归阁工
程”就会有实际促进作用，这也是古籍研究和保
护工作者的最大心愿。

我研究海源阁已经20多年。实际上我大学
毕业的时候、在1984年曾拜访过李士钊先生，他
是聊城最早研究海源阁的学者，他跟杨敬夫关
系非常好，杨敬夫的很多资料都给他了。后来
我考上博士，专门从事海源阁研究，到现在陆续
出了几百万字的研究专著，并培养了一些研究
海源阁的人才。我是研究海源阁的，对海源阁
非常有感情；我本人是聊城人，十岁左右时就到
过古楼，并在附近生活了一段时间。

1984 年见了李士钊先生之后，我对海源阁
开始有印象，因为看到了李士钊写海源阁的那
些手稿，他的床上有一摞一摞的资料，讲到海源
阁时他很激动，我个人感觉也很震撼。从那之
后对海源阁就产生了一些印象，所以考上博士
之后就选择做海源阁研究。我个人收藏了30多
件海源阁的刻本、相关文献，这也是对海源阁文
化的一种传承。这次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的成
功举办，让海源阁更加受到重视，受到古籍工作
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这样对海源阁的宣传
力度会更大，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作
用。 （本报记者马永伟整理）

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于5
月29日在聊城成功举行。做
好古籍活化利用、保护传承弘
扬海源阁藏书文化、赓续聊城
文脉，是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
具体实践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为此，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于6
月5日专门采访了聊城大学运
河学院教授丁延峰，谈海源阁
的历史及古籍工作座谈会召开
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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